
A26

黃
貫
中
七
月
開
兩
場
紅
館
︵R

ockestra

︶
搖
滾
音
樂
會
，
忙
於

籌
備
演
唱
會
，
同
時
又
要
照
顧
懷
孕
的
朱
茵
，
以
及
佈
置
嬰
兒

睡
房
，
忙
得
不
可
開
交
。
究
竟
朱
茵
肚
中
的
寶
寶
是
男
是
女
？

黃
貫
中
幾
時
會
迎
娶
朱
茵
？
朱
茵
的
懷
孕
情
況
如
何
？
黃
貫
中

做
好
做
爸
爸
的
準
備
沒
有
？
從
這
個
訪
問
你
會
看
到
一
個m

an

爆

的
搖
滾
歌
手
柔
情
的
一
面
。

黃
貫
中
新
歌
︽
紅
黑
紅
紅
黑
︾，
歌
詞
強
調
﹁
簡
單
﹂，
原
因
是
：

﹁
可
能
是
我
的
心
聲
，
我
希
望
一
切
都
簡
簡
單
單
，
或
許
在
娛
樂
圈
這

些
年
面
對
複
雜
的
人
和
事
太
多
了
。
﹂

黃
貫
中
形
容
他
現
在
的
情
況
：
﹁
我
左
手
在
籌
備
演
唱
會
，
摸
㠥
重

型
樂
器
，
右
手
在
看
育
嬰
指
南
。
﹂

他
在
家
也
有
播
放
音
樂
，
他
說
：
﹁
朱
茵
是
寶
寶
的
絕
對
代
言
人
，

她
說
，
寶
寶
聽
到
喜
歡
的
音
樂
會
郁
動
手
腳
，
是
真
的
，
我
也
有
將
手

放
在
她
肚
皮
上
，
寶
寶
真
的
在
肚
裡
動
手
動
腳
，
我
好
驚
，
覺
得
不
可

思
議
。
﹂

﹁
寶
寶
是
男
是
女
？
﹂
問
黃
貫
中
，
他
說
：
﹁
未
確
定
。
﹂

﹁
那
嬰
兒
房
用
甚
麼
顏
色
？
﹂
他
反
問
我
：
﹁
有
關
係
的
嗎
？
﹂

有
，
是
女
嬰
便
用
粉
紅
、
粉
黃
作
主
題
；
是
男
嬰
便
用
粉
藍
、
白
色
。

黃
貫
中
說
：
﹁
我
們
現
在
在
爭
拗
的
是
嬰
兒
床
要
多
大
張
，
朱
茵
說

要
大
張
點
，
可
以
不
用
每
隔
幾
年
便
換
床
，
我
覺
得
嬰
兒
床
小
小
的
便

好
，
等
他
長
大
才
換
。
﹂

黃
貫
中
說
朱
茵
向
來
是
他
心
目
中
的
女
皇
，
懷
孕
後
更
不
用
說
：

﹁
她
每
餐
有
不
同
口
味
，
忽
然
說
要
吃
㣆
，
買
了
回
來
又
會
說
她
改
變

了
胃
口
，
想
吃
魚
，
我
又
飛
撲
出
去
買
，
買
回
來
她
吃
兩
口
又
不
肯

吃
。
有
時
我
在
錄
音
室
通
宵
工
作
至
早
上
五
時
，
她
說
她
要
吃
早
餐
，

我
便
在
車
上
等
兩
小
時
，
等
食
肆
開
門
買
外
賣
給
她
吃
。
﹂
覺
得
朱
茵

很
幸
福
。

﹁
她
大
肚
後
，
我
發
覺
我
已
沒
以
前
那
麼
瀟
灑
了
，
從
前
我
外
出
工

作
從
不
打
電
話
給
她
的
，
現
在
我
常
打
電
話
給
她
，
因
為
她
太
不
顧
自

己
粗
身
大
細
，
走
路
走
得
很
快
，
我
怕
她
會
撞
到
㟜
角
。
﹂
黃
貫
中
一

臉
憂
心
地
說
，
我
聽
㠥
大
笑
，
完
全
不
能
想
像
平
時
酷
爆
的
黃
貫
中
有
這
麼
柔
情

的
一
面
。

他
肯
定
地
說
：
﹁
我
會
在
寶
寶
出
世
前
，
與
朱
茵
註
冊
結
婚
，
這
樣
會
整
件
事

變
得
莊
嚴
一
點
，
雖
然
我
與
她
早
已
私
訂
終
身
。
﹂

他
自
爆
N
年
前
向
朱
茵
求
婚
時
是
穿
㠥
孖
煙
囪
︵
平
腳
內
褲
︶，
手
捧
鑽
戒
，

至
於
是
單
膝
，
還
是
雙
膝
下
跪
，
他
則
已
忘
記
了
。

在
此
向
黃
氏
伉
儷
，
送
上
衷
心
的
祝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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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貫中㠥孖煙囪向朱茵求婚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陳
之
藩
代
表
作
︽
旅
美
小
簡
︾
原
來
發
表
在
哪
一
份
刊
物

上
？
相
信
很
多
人
不
大
了
了
。
據
陳
之
藩
透
露
，
他
的
文
章

最
先
是
發
表
在
由
雷
震
主
持
、
聶
華
苓
編
的
︽
自
由
中
國
︾

雜
誌
。

二
○
○
四
年
初
，
︽
旅
美
小
簡
︾
在
香
港
出
新
版
時
，
陳

之
藩
給
我
寄
了
新
書
，
並
在
扉
頁
上
寫
了
以
下
一
段
話
：

耀
明
先
生
：
半
個
世
紀
前
的
舊
作
了
，
是
華
苓
當
編
者
時
逐
期

給
她
寫
的
。
而
今
，
我
連
她
的
地
址
也
不
知
道
，
請
告
訴
我
好

罷
。
我
的
朋
友
巴
壺
天
有
句
詩
：
　

家
國
廿
年
雲
萬
變
，
摩
挲
一
卷
夢
重
溫
。

之
藩
　
二
○
○
四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於
中
大

有
道
是
千
里
馬
易
找
，
伯
樂
難
求
。
陳
之
藩
這
匹
文
壇
的
千
里

馬
，
是
被
聶
華
苓
這
個
伯
樂
發
現
的
。
可
見
聶
華
苓
的
獨
具
慧

眼
。
聶
華
苓
除
了
發
表
陳
之
藩
從
美
國
寄
來
的
二
十
六
篇
書
簡
，

還
介
紹
給
出
版
社
出
版
。

陳
之
藩
在
︽
自
由
中
國
︾
寫
︽
旅
美
小
簡
︾，
很
快
獲
得
口

碑
，
為
青
年
讀
者
所
喜
愛—

—

　

這
二
十
幾
封
苦
悶
愁
人
的
短
信
，
投
出
去
後
，
得
到
的
覆
信
可

真
多
。
多
半
是
年
輕
的
朋
友
們
，
有
的
在
幫
助
我
歎
息
，
有
的
在

詢
問
我
短
長
，
最
動
人
的
還
有
一
個
小
朋
友
，
為
了
這
些
信
，
竟
從
那
半
個

地
球
來
看
看
我
。

我
感
謝
這
些
知
音
，
尤
其
是
在
這
個
時
代
，
﹁
別
後
寄
詩
能
慰
我
，
似
逃

空
谷
聽
人
聲
﹂。
我
不
會
作
詩
，
但
，
如
這
些
信
到
朋
友
的
手
中
，
也
會
帶
給

朋
友
們
一
些
靜
寥
中
的
歡
喜
，
那
是
我
太
大
的
欣
快
了
。

陳
之
藩
雖
然
是
讀
電
機
系
的
，
卻
是
一
個
典
型
的
文
藝
青
年
。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
陳
之
藩
曾
與
胡
適
通
信
，
一
九
四
八
年
六
月
，
陳
之
藩
在
雷
海
宗

所
編
的
︽
周
論
︾
上
發
表
長
文
：
︽
世
紀
的
苦
悶
與
自
我
的
徬
徨—

—

青
年

眼
中
的
世
界
與
自
己
︾，
其
新
穎
的
見
解
得
到
金
岳
霖
、
馮
友
蘭
、
沈
從
文
的

激
賞
。

同
年
，
陳
之
藩
在
台
灣
當
實
習
生
工
程
師
。
陳
之
藩
後
來
在
國
立
編
譯
館

自
然
科
學
組
擔
任
編
審
，
編
譯
一
些
科
學
小
書
。
陳
之
藩
的
文
筆
受
到
人
文

科
學
組
的
梁
實
秋
的
賞
識
，
並
被
視
為
天
才
。
陳
之
藩
亦
和
同
好
辦
了
︽
學

生
︾
雜
誌
，
擔
任
科
學
欄
主
編
，
並
在
文
藝
欄
翻
譯
英
國
的
詩
，
這
就
是
後

來
出
版
的
︽
蔚
藍
的
天
︾。

陳
之
藩
之
負
笈
美
國
，
全
得
力
於
胡
適
的
幫
助
。
一
九
五
四
年
胡
適
拿
兩

千
四
百
元
美
金
資
助
，
充
當
陳
之
藩
赴
美
國
留
學
的
保
證
金
。

為
籌
集
路
費
，
陳
之
藩
寫
了
一
本
物
理
教
科
書
，
得
到
稿
費
後
，
一
九
五

五
年
春
才
成
行
留
學
美
國
賓
夕
法
尼
亞
大
學
。
留
美
期
間
，
聶
華
苓
在
︽
自

由
中
國
︾
半
月
刊
擔
任
編
輯
委
員
與
文
藝
欄
主
編
，
向
陳
之
藩
邀
稿
。

陳
之
藩
在
美
國
求
學
期
間
，
也
許
是
受
到
文
化
震
盪
︵C

ulture
shock

︶
的

影
響
，
心
情
是
憂
鬱
的
。
他
自
我
表
白
道
：
﹁
有
一
個
詩
人
，
作
了
一
首

詩
，
他
說
這
個
時
代
就
是
塊
荒
地
。
到
處
是
怒
吼
的
雷
聲
，
卻
沒
有
一
滴

雨
；
人
們
為
雷
聲
所
震
聾
，
卻
被
無
水
所
乾
斃
。
除
非
是
不
知
不
覺
不
聞
不

問
的
幸
福
人
，
在
這
個
複
雜
得
可
怕
而
又
空
虛
得
可
憐
的
時
代
，
有
這
種
同

感
的
人
很
多
；
我
也
是
其
中
之
一
。
﹂

錢
鍾
書
說
，
文
學
作
品
是
發
憤
之
作
，
悲
苦
之
言
。
陳
之
藩
說
，
他
寫
這

些
作
品
，
是
心
有
所
感
而
秉
筆
直
書
的
。
他
既
感
不
出
將
悲
觀
情
緒
傳
染
給

人
是
否
道
德
，
﹁
也
不
計
較
將
憂
鬱
氣
氛
侵
蝕
自
己
是
否
合
算
，
但
求
一
吐

為
快
而
已
。
﹂

然
而
，
陳
之
藩
﹁
這
二
十
幾
篇
小
簡
變
成
了
一
個
寂
寞
旅
人
在
荒
村
靜
夜

中
的
歎
息
聲
﹂，
將
屬
於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一
曲
難
忘
的
詠
歎
調
！
︵
三
之
三
︶

︵
作
者
按
：
二
○
一
二
年
四
月
四
日
本
欄
題
為
︽
俞
平
伯
的
摯
友
與
諍

友
︾，
文
章
談
到
﹁
俞
平
伯
夫
子
自
道
﹂，
應
是
葉
聖
陶
夫
子
道
，
特
此
更

正
。
︶

陳之藩的詠歎調
彥　火

琴台
客聚

早
年
港
人
愛
旅
遊
菲
律
賓
，
阿

杜
六
、
七
十
年
代
也
是
浪
遊
菲
島

之
常
客
，
迄
今
仍
有
昔
日
三
大
浪

漫
之
憶
，
偶
然
想
及
，
猶
有
餘

謔
。

先
是
百
勝
灘
沙
灘
之
洞
，
早
歲
旅
遊
團

首
日
遊
罷
馬
尼
拉
市
區
，
第
二
天
多
為
海

濱
區
百
勝
灘
之
遊
，
該
沙
灘
細
白
沙
洲
風

光
頗
美
，
沙
灘
上
有
一
個
個
密
麻
麻
的
小

洞
，
是
海
邊
小
螃
蟹
出
沒
之
道
穴
。
早
年

香
港
不
少
菲
律
賓
樂
隊
作
夜
總
會
歌
廳
伴

奏
樂
手
或
鼓
手
，
而
許
多
流
行
曲
壇
的
女

歌
星
又
喜
﹁
媾
﹂
上
菲
籍
樂
手
，
本
地
花

花
公
子
客
三
五
衰
男
人
便
盛
傳
﹁
賓
佬
﹂

菲
樂
手
性
能
力
非
凡
，
搞
得
女
歌
星
癡
纏

不
離
，
而
﹁
賓
佬
﹂
們
之
基
本
功
是
在
家

鄉
海
濱
自
小
練
得
﹁
插
沙
功
﹂，
其
陽
物
堅
如
鐵
石
，

因
此
夜
生
活
場
女
歌
星
不
少
都
有
個
﹁
賓
佬
﹂
情

夫
。所

以
那
時
遊
菲
島
遊
到
百
勝
灘
看
見
沙
灘
上
一
個

個
小
蟹
洞
時
，
那
些
好
謔
之
導
遊
總
會
說
：
﹁
㝑
，

這
些
就
是
賓
佬
們
晚
上
齊
來
練
習
插
沙
功
之
處
啦
，

所
以
香
港
、
日
本
的
女
歌
星
這
麼
迷
戀
賓
佬
，
秘
密

在
此
呀
。
﹂
聽
得
港
人
遊
客
無
不
哈
哈
大
笑
。

浪
漫
之
二
是
馬
尼
拉
各
處
大
小
酒
店
都
有
酒
吧
歌

廊
，
他
們
菲
民
族
愛
唱
嘛
，
而
我
們
每
晚
去
喝
酒
、

聽
歌
之
地
，
駐
場
女
歌
手
多
數
是
嬌
嬈
美
女
，
我
們

常
笑
問
為
甚
麼
在
香
港
見
的
菲
傭
菲
女
都
是
貌
醜
容

寢
之
輩
，
而
馬
尼
拉
則
到
處
有
美
女
？
當
地
華
僑

說
，
香
港
請
菲
傭
的
多
是
女
主
人
第
一
過
目
，
她
們

要
求
只
要
略
通
英
語
便
得
，
貌
美
者
一
定
不
請
，
因

為
多
數
會
勾
引
了
男
主
人
呀
，
所
以
剩
下
的
多
是
美

女
了
。

浪
漫
之
三
是
馬
尼
拉
最
旺
區
麥
卡
地
海
濱
，
所
有

椰
子
樹
都
彎
彎
斜
斜
倒
向
海
方
向
，
導
遊
們
說
因
為

菲
國
男
女
好
談
戀
愛
，
晚
晚
總
有
一
對
對
愛
侶
緊
挨

㠥
椰
子
樹
在
卿
卿
我
我
，
日
子
有
功
，
全
海
濱
之
椰

子
樹
都
倒
向
海
外
了
。

三
樣
傳
言
都
是
浪
漫
笑
話
，
可
見
菲
人
是
個
浪
漫

之
民
族
，
時
至
今
日
油
麻
地
等
不
少
菲
人
開
之
餐
廳

很
多
菲
佬
聚
集
，
總
是
見
一
批
批
菲
傭
菲
女
團
團

轉
，
可
見
浪
漫
依
然
了
。

浪漫之憶
阿　杜

杜亦
有道

前
兩
周
提
及
我
在
讀
日
本
著
名
漫
畫
家
水
木
茂
太

太
武
良
布
枝
的
自
傳
︽
鬼
太
郎
之
妻
︾，
其
實
我
當
初

決
定
買
下
此
書
，
緣
於
作
品
內
的
一
張
照
片
。

天
命
的
有
幸
與
不
幸
，
就
是
太
太
及
兒
子
們
全
都

在
加
拿
大
定
居
，
令
我
能
以
﹁
小
別
勝
新
婚
﹂
的
態

度
，
去
享
受
一
年
之
中
往
往
才
得
幾
月
的
家
庭
生
活
，
不

但
令
我
對
共
敘
天
倫
的
日
子
保
持
新
鮮
感
，
也
使
我
對
太

太
感
到
格
外
的
感
恩
及
珍
惜
。

雖
然
我
一
直
在
享
受
我
的
婚
姻
，
但
偏
偏
在
過
去
的
一

年
之
間
卻
收
到
幾
位
朋
友
鬧
離
婚
的
消
息
，
不
禁
令
我
對

﹁
一
生
一
世
的
婚
姻
﹂
產
生
了
疑
惑
，
剛
好
就
在
這
時
候
遇

到
了
︽
鬼
太
郎
之
妻
︾
這
書
，
更
從
中
看
到
一
張
令
我
極

為
感
動
的
相
片
：
六
十
多
歲
的
水
木
在
授
勳
典
禮
上
像
孩

童
般
得
意
洋
洋
地
留
影
，
太
太
武
良
則
站
在
一
旁
甜
蜜
蜜

地
偷
看
丈
夫
，
全
不
知
道
自
己
正
被
攝
進
鏡
頭
中⋯

⋯

這

相
片
彷
彿
是
上
天
對
我
的
疑
竇
所
給
予
的
正
面
回
答
，
何

況
封
面
還
引
用
了
書
中
的
話
作
為
點
題
：
﹁
只
要
結
局
圓
滿
，
就
是

幸
福
的
人
生
！
﹂

其
實
武
良
與
水
木
的
路
途
一
點
也
不
平
坦
，
單
是
新
婚
時
要
接
受

這
位
失
去
左
手
的
丈
夫
已
不
容
易
，
還
要
與
他
一
同
承
受
戰
後
與
作

品
不
受
歡
迎
的
窮
困
。
何
況
從
武
良
的
文
字
，
更
不
難
發
現
水
木
是

位
有
㠥
藝
術
家
脾
氣
的
大
男
人
，
不
過
武
良
總
懂
得
在
細
節
上
聚
焦

於
他
的
優
點
，
而
非
放
大
缺
點
，
盡
心
盡
意
去
維
繫
這
段
婚
姻
。

水
木
茂
的
漫
畫
生
涯
直
到
四
十
多
歲
時
才
嶄
露
頭
角
，
不
久
更
獲

得
﹁
兒
童
漫
畫
賞
﹂
這
榮
譽
，
武
良
的
感
受
是
﹁
我
既
沒
有
過
人
的

能
力
，
也
不
曾
做
過
什
麼
了
不
起
的
事⋯
⋯

所
以
這
樣
的
成
就
當
然

全
歸
功
於
水
木
的
努
力
。
不
過
，
自
從
那
個
炎
熱
的
夜
晚
，
水
木
工

作
時
的
背
影
打
動
了
我
以
來
，
我
對
他
的
工
作
意
義
一
直
都
深
信
不

疑
，
而
這
也
可
說

是
我
一
生
中
最
大

的
﹃
驕
傲
﹄
。
﹂

這
字
句
令
我
想
起

什
麼
呢
？
︽
周
易
︾

中
代
表
大
地
、
代

表
母
親
的
﹁
坤
卦
﹂

所
包
含
的
偉
大
精

神
：
無
成
有
終
！

一世的婚姻
楊天命

天言
知玄

與
一
位
在
大
學
教
新
聞

寫
作
的
教
授
聊
天
，
他
說

他
最
痛
恨
的
，
就
是
學
生

在
作
業
中
使
用
后
這
個

字
，
每
次
他
都
挑
出
來
當

成
錯
字
，
要
學
生
必
須
寫
成

後
。
但
有
學
生
辯
說
中
學
會
考

都
可
以
，
為
何
新
聞
寫
作
就
不

可
以
，
堅
持
用
后
，
氣
得
他
吹

鬍
子
瞪
眼
睛
。

我
說
很
巧
，
我
也
有
同
感
，

還
在
這
個
專
欄
上
寫
過
一
篇
談

后
與
後
的
不
同
。
之
所
以
寫
那

篇
文
章
，
就
是
對
學
生
時
常
使

用
后
這
個
字
有
感
而
發
，
到
學

期
尾
時
，
特
別
從
字
典
中
查
出

各
種
后
字
的
使
用
代
表
不
同
意
義
，
和
後
字

大
為
不
同
，
向
學
生
說
明
，
還
奉
勸
學
生
，

畢
業
後
入
了
報
社
，
千
萬
要
改
正
這
個
習

慣
。因

為
報
社
編
輯
特
別
重
視
文
字
，
如
果
屢

屢
改
正
這
個
后
字
為
後
，
而
記
者
不
察
覺
，

考
績
一
定
不
好
，
除
了
挨
訓
之
外
，
隨
時
有

被
淘
汰
的
可
能
。

我
以
前
當
編
輯
時
，
就
挨
過
主
任
的
訓
，

說
有
些
文
字
，
一
定
要
求
記
者
改
正
，
不
然

就
把
稿
子
退
回
。
那
個
時
候
，
身
份
證
就
必

須
寫
成
身
分
證
。
這
個
身
分
證
的
問
題
，
香

港
的
陸
離
大
姐
，
便
強
烈
爭
取
過
，
更
寫
文

章
呼
籲
，
無
奈
，
香
港
依
然
使
用
身
份
證
。

因
為
對
港
人
來
說
，
分
與
份
讀
音
就
不
同
，

所
以
數
學
的
分
數
，
學
生
也
會
寫
成
份
數
，

不
知
一
份
兩
份
絕
對
和
幾
分
之
幾
的
分
數
大

為
不
同
。

比
如
現
代
使
用
的
文
字
鯊
魚
兩
個
字
，
是

譯
音
而
來
，
中
國
文
字
原
有
的
鯊
，
卻
是
指

河
流
中
一
種
很
小
的
魚
，
所
以
那
時
我
編
的

報
紙
都
寫
作
沙
魚
。
可
是
，
如
今
的
報
紙
，

有
哪
一
份
會
那
麼
嚴
謹
要
求
？
不
過
還
好
的

是
，
報
紙
上
絕
對
不
會
出
現
大
字
標
題
使
用

背
后
兩
個
字
，
用
的
一
定
是
背
後
。
因
為
在

標
題
出
來
之
前
，
都
會
有
一
個
有
經
驗
的
編

輯
在
背
後
校
對
。

從后字說起
興　國

隨想
國

最
近
看
一
點
奧
田
英
朗
，
感
覺
良
好
。
不

如
就
從
零
一
年
的
︽
東
京
物
語
︾
說
起
吧
，

書
名
源
自
小
津
安
二
郎
的
同
名
經
典
電
影
，

大
概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我
有
興
趣
的
是
，
為

何
奧
田
英
朗
敢
膽
大
包
天
，
明
知
山
有
虎
偏

向
虎
山
行
，
把
名
作
重
擔
置
於
一
己
身
上
。
其
實

個
人
視
之
為
一
種
有
自
信
的
表
現
，
且
由
我
娓
娓

道
來
。

小
津
名
作
的
內
容
，
不
少
人
都
耳
熟
能
詳
。
年

老
的
夫
婦
上
東
京
，
目
的
是
去
探
訪
一
眾
在
首
都

打
拚
謀
生
的
子
女
，
結
果
卻
被
冷
待
，
反
而
早
已

守
寡
的
媳
婦
克
盡
禮
節
，
盡
心
盡
力
接
待
兩
人
。

奧
田
英
朗
的
︽
東
京
物
語
︾
中
同
樣
有
母
親
上
訪

東
京
的
場
面
，
而
且
先
後
出
現
兩
次
，
第
一
次
是

送
兒
子
去
東
京
硬
闖
，
開
始
自
行
生
活
準
備
應
考

大
學
，
母
親
不
放
心
於
是
一
直
為
兒
子
預
先
租
下

房
間
才
肯
回
家
。
母
親
企
圖
與
房
東
打
交
道
，
換

回
來
卻
是
冷
淡
的
反
應
。
與
此
同
時
，
此
也
是
母

親
人
生
第
一
次
上
東
京
之
舉
，
為
兒
子
安
頓
好

後
，
還
打
算
獨
個
兒
去
上
野
公
園
看
看
熊
貓
才
回

去
。
第
二
次
母
親
於
東
京
再
出
場
，
是
她
藉
辭
和

兒
時
玩
伴
來
看
歌
舞
伎
，
實
質
是
為
兒
子
安
排
了

相
親
事
宜
。
兩
次
的
穿
插
冷
熱
互
見
，
前
者
流
露

孤
寂
無
奈
之
情
，
後
者
乃
典
型
知
其
不
可
為
而
為

之
的
父
母
執
念
，
同
樣
可
以
說
是
呼
應
了
小
津
血

緣
難
敵
人
生
無
常
的
基
本
詠
嘆
。

然
而
那
顯
然
不
是
奧
田
英
朗
的
重
心
，
他
的
︽
東
京
物
語
︾

的
本
命
構
思
其
實
是
把
小
津
來
一
次
逆
向
書
寫
。
我
的
意
思

是
說
在
小
津
的
經
典
名
作
中
，
兩
老
在
城
鄉
對
照
的
體
會
，

無
法
避
免
一
種
生
途
悠
悠
，
即
使
血
緣
羈
絆
也
難
以
左
右
的

悲
涼
慨
嘆
。
然
而
奧
田
英
朗
的
逆
向
策
略
，
是
刻
意
把
久
雄

的
人
生
階
段
寫
得
豐
富
多
姿
，
好
像
把
三
十
載
的
歲
月
以
疾

馳
方
式
快
速
搜
畫
一
遍
，
尤
其
有
趣
的
是
作
者
故
意
把
久
雄

不
同
時
空
的
感
情
對
象
以
完
全
割
裂
式
處
理
：
大
學
生
時
代

的
文
化
女
友
平
野
、
因
相
親
而
盲
打
誤
撞
認
識
的
洋
子
，
以

及
好
像
似
乎
屬
真
命
天
子
的
理
惠
子
。
在
久
雄
的
絢
爛
人
生

留
痕
，
的
而
且
確
有
不
同
的
精
彩
人
物
相
知
相
遇
，
可
是
最

後
上
心
記
掛
的
仍
是
家
人
的
牽
絆—

—

縱
使
與
老
父
從
來
不

相
聞
問
，
但
終
章
裡
仍
是
心
繫
顧
念
，
擔
心
名
古
屋
申
辦
奧

運
落
空
後
對
老
父
的
打
擊
有
多
重
。
是
的
，
︽
東
京
物
語
︾

的
逆
向
技
法
是
為
小
津
名
作
中
不
孝
的
子
女
輩
作
平
反
式
構

思
，
即
使
人
生
如
何
斑
斕
留
聲
，
到
頭
來
磨
滅
不
去
的
仍
是

親
情
的
無
形
連
繫
。

01年版的《東京物語》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對很多人來說，生命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追求
有品質的生活。這種品質與精神和物質有關，卻與
他是單身還是雙身沒有必然的聯繫。很多人單了，
卻不覺得單。只覺得美。但是，他不知道，他自以
為是的美，在別人眼裡，有可能就是一種罪。
前不久，參加朋友聚會，新認識了一個小老鄉。

是個眼神乾淨，說話靦腆，衣㠥有文藝範兒的男
生。三十多歲，單身。他是一個平面設計師，在一
家主流雜誌任美術總監，同時私下裡還兼任一家非
主流攝影雜誌的主編。我與他交談之下，第一感覺
不錯，就同情心氾濫，要給他介紹女朋友。因為我
剛好認識一個與他年齡接近的單身女生，是一個工
筆畫家。
於是，過了幾天，就把女生約到了男生的家裡。

期待中是一個愉悅的午後。確實也很愉快。只是，
茶過三巡，暮色蒼茫時分，男生突然傷感了起來，
隱隱有淚花。他說，他前不久匆匆回鄉，因為母親
病了。等到他回到了家裡，才知道母親的病是因他
而起。
他的老家在一個沿海的小城市裡，並不閉塞，面

朝一望無際的大海，東西南北有直通上海北京西藏
羅馬的大道小路。但是，就有一個族裡的大伯上門
來，閃爍其詞，卻又確有所指地對他善良的父親和
母親說，北京啊很大，也很亂。據說，有不少漂亮
的男孩子在做鴨子謀生活。然後，這個自以為見過

世面的長者，意味深
長地看㠥他們。
當天晚上，母親就

病了。這種羞辱比養
大了一個女兒卻不幸

淪落為妓女還要恥辱一百倍一千倍。而招致不幸的
全部原因，竟然只因為他是單身。父親聲嘶力竭地
對他說，年內你一定要領一個媳婦回家。要不，你
就永遠也不要回這個家了。
聞聽之下，我和那個女生都掩飾不住自己的錯愕

表情。我和她都承擔了一個單身女人所必須承擔的
種種獨自打拚的辛苦，以及社會整體的不信任感，
卻第一次面對面地意識到，原來一個單身男人的社
會形象也並非妙不可言的自在貴族。
我母親在世的時候，我每年都回家探望，但每次

我都一拖再拖，拖到再沒有什麼理由了，才回家看
看，盡量避開節假日。因為，節假日是人情往來最
集中的時候，我像一隻北方荒野裡的孤獨的狼。總
是默默地回，悄悄地走。我是要給我父母親留面子
的。我母親說，她每天早晨上菜場都在受煎熬，因
為遇見的親朋好友，左鄰右舍都會熱情過分地問，
你家女兒結婚了嗎？有孩子了嗎？母親說，她盡量
低下頭走路，不往左右看。別人喊她，也裝做聽不
見。春節是闔家歡樂的時候。因為我這個嫁不出去
的女兒在場，舉家不樂。因此，我的罪惡感一天一
天，一年一年地加重，到了我無法承受的時候，我
就不再願意「常回家看看」了。而他們也因此釋
然，終於喘了一口氣。所謂眼不見為淨。呵呵。
外人只以為我做女兒的不孝，卻不知道我躲得遠

遠地，不讓他們看見我，才是我盡孝的最好的方

式。也所以，每當有好心卻多事的朋友問起，春節
你怎麼不回家看看的時候，我苦笑不語。再問，我
就會反擊，難道你不懂得，遠離也是一種愛嗎？
我在想，但凡單身的人，無非是出於兩種可能。

一種是被動單身。他的另一半遭遇意外，走了，離
了，病了，歿了。但，有很多主動單身的人呢，他
們為什麼放㠥兩個人的好日子不過，要過一個人的
苦日子呢。原因很簡單，與其和一個不喜歡，或者
合不來的人共處一室受盡折磨，不如做一隻獨立自
主的蝸牛。沒有人愛你，沒有關係，愛自己就很好
了。因為，至少沒有人害你。每天一睜開眼睛，就
跟你過不去。即使只是一個人的日子，但是，卻有
時間和心情感受日落日出的從容，花開花落的美
好，無所事事的悠閒，在我的個人字典裡，這就是
一種有品質的生活。
但是，這種所謂的有品質的生活經常地被打擾，

甚至被鞭打。想要出國旅行嗎，簽證官的眼神裡滿
是不信任，儘管你的材料裡已經比一般人多了好幾
份足夠證明你是一個心理健全經濟獨立的人。你還
是很有可能被拒簽。因為，你單身，你就很可能會
有移民傾向。也就是說，你是一個潛意識裡的罪
犯，只因為你是單身。
你想買房嗎？只因為你是單身，你的貸款申請要

排隊等很久。因為，銀行不願意把錢貸給一個單身
的女人，或者單身的男人，他們更願意把錢貸給一
個三口之家。因為，他們認為後者比較前者，收入
更穩定。
有時候，單身的罪過還會殃及別人。比如我的一

個女友最近和我抱怨說，兒子找了一個女朋友，是
他的大學同學。兩個人好得花好月圓了。但是，她

和老公都不滿意。最後，想方設法把兒子弄出國
了，目的就是為了把他們分開。因為，這個女生的
媽媽是單親媽媽。他們教育兒子說，像我們這樣的
家庭一定要找一個門當戶對的。這個女孩很好，我
們看㠥也喜歡。但是單親的家庭太弱勢了，潛在的
問題會有很多。
我很奇怪，她對我抱怨的時候，並沒有忌諱我也

是一個單身女人。我問她，你這樣說，不覺得會傷
害到我嗎？她笑笑說：這不是明擺的事實嗎？我很
不甘心地問，你們這樣做，有沒有想過女孩的媽媽
有多難過嗎？她又笑笑：這是她必須要承受的，在
她成為單身媽媽之前，她應該考慮到的。
我再無話說。當世人都認為你有罪的時候，你還

能說什麼呢？
前不久，我的腰在搬重物的時候，不幸扭傷，痛

徹心肺。一下子躺在了地板上。坐不起來，更站不
起來。手機就在半米遠的地方，可是我夠不㠥。水
杯就在另一側，可是，我也拿不到。窗外，艷陽高
照，可是，我心沉黑夜。因為，家裡空曠無人。此
時此刻，我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了自己的罪過，而一
陣陣刺骨的傷痛，就是我贖罪的方式。

單身是一種罪

■《鬼太郎之妻》封面。

網上圖片

■單身生活，苦樂自知。

網上圖片


